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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、南亚之间的贸易

交往，有学者提出丝绸之路“陆上南向高山之路”及

“西南丝路之路”的概念，并认为相关研究比较薄

弱。①确实，清代滇缅之间就存在广泛的贸易，现存

丰富的清朝官方档案便是最可靠的材料。有关清代

中缅贸易的研究，以余定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，而王

巨新的研究则更具系统性。②清代中缅两国之间的

贸易，主要是滇缅之间的陆路贸易。由于受中缅之

间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，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，即政

治联系中断时期、关禁时期、恢复宗藩关系时期、英

属缅甸时期。本文旨在通过对上述各时期相关档案

的梳理，辅以其他文献，呈现清代滇缅贸易概貌，揭

示其特点。

一、政治联系中断时期

顺治十八年(1661)，吴三桂领兵入缅，迫使缅王

交出逃入其境内的南明永历帝，引兵而还，“缅自是

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”③。雍正九年(1731)，缅甸东吁

王朝曾试探过遣使入贡，未果。乾隆十六年(1751)，
缅甸遣使至北京，两国间遂建立宗藩关系。然而，

使者尚未回到缅甸，东吁王朝即告覆灭，缅甸进入

雍籍牙王朝(或称贡榜王朝)时代，两国间短暂的宗

藩关系即告结束。雍籍牙王朝奉行对外侵略和扩

张政策，不仅进攻暹罗、景迈等邻国，还侵扰中国边

境车里、耿马、孟连等内地土司，索要“花马礼”，声

言“十三版纳原属缅甸，欲来收复”④，挑战中国主

权。乾隆三十年，双方爆发战争，清朝实施关禁，禁

止通商。

中缅双方在政治联系基本处于中断的状态下，

贸易往来却十分活跃。据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云

贵总督张允随奏折记载：“夷方之厂……俱系内地民

人前往开采。缘滇南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

物，或自外地贩来，彼此相需，出入贸易由来已久。

档案文献中的清代滇缅贸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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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棉花，为民所必须，而滇地素不产绵，迤东则取给

于川省，迤西则取给于木邦。木邦土性宜绵，而地广

人少，皆系沿边内地民人受雇前往，代为种植，至收

成时，客商贩回内地售卖，岁以为常。又苏木、象牙、

翠毛、木棉等物则贩自缅甸，云连则购自力些。又各

井盐斤，仅敷两迤民食。其永昌所属之陇川、遮放、

干崖、南甸、盏达、潞江、芒市、猛卯等各土司，因距井

窎远，脚价昂贵，多赴缅甸之官屯地方买食海盐。以

上各项，人民往来夷方，络绎不绝。其贸易获利者皆

即还故土，或遇赀本耗折，欲归无计，即觅厂谋生，凡

此皆关滇民生计。自开滇以来，历来情形如此，非始

自今日。……定例禁止内地民人潜出开矿，其商贾

贸易原所不禁。但滇省原无富商大贾，凡出外贸易

商民，驴驮马载者少，肩挑背负者多。厂民外出，亦

皆带有货物，与商贾无异。经过汛塘，查无违禁之

物，即便放行。”⑤这是至今所见惟一一件在清朝与缅

甸战争前记录滇缅贸易情况的清朝官方档案，十分

珍贵。

此外，乾隆十九年十月初七日云贵总督硕色、云

南巡抚爱必达在向乾隆帝奏报缅甸内乱缘由时，有

“缅甸外国地处西南，距滇省极边之永昌府口内约

计四千余里，向来内地商民常往缅国所辖之木邦一

带贸易”⑥的记载。《清文献通考》则有内地民人赴缅

购买海盐的情况：“老官屯地多海盐，恒与内地民人

贸易。”⑦

有关此时期中缅贸易的情况，还有多件清朝官

方档案记载，虽为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中缅战争

及战后对战前状况的追记，但更为系统、全面。

乾隆三十年中缅战争爆发后，清朝封锁边境，实

行关禁，禁止人员往来，中缅之间的贸易中断。乾隆

三十三年四月，乾隆帝了解到中缅两军激战的缅甸

蛮暮、新街向为贸易处所，缅方设有税口收税，要求

云南地方官详细调查奏报。五月初三日，署云贵总

督阿里衮等随即查报：“伏查蛮莫、新街从前原系夷

民交易之地，每年霜降以后，内地商民贩货出境，至

次年立夏进口，率以为常。缅夷仰给内地者，铜铁、

锣锅、绸缎、毡布、瓷器、烟茶等物。至黄丝、针线之

类，需用尤亟。彼处所产珀、玉、棉花、牙角、盐、鱼，

为内地商民所取资。该夷等亦设有税口，每遇货物

出入隘口，十分取一，谓之抽关。”⑧又据云南巡抚鄂

宁奏称：“新街一路瘴热最甚，每年九月以后，夷民贸

易略成村市，一交三月，俱各散归，仍为废墟。”⑨“新

街一区，因通水路，自来系民夷交易之所，商民任情

往返，向无查禁。其地原无居民庐舍，不过冬春贸易

之人搭盖草棚交易，至交夏后即成一水坝，夷人亦不

能停留。”⑩经略傅恒也奏称：“每年秋冬瘴消，缅夷以

其所产之海盐、咸鱼、棉花、象牙等项，用船载至老官

屯、新街江岸，而内地附近民人以内地所产之铁针、

棉线、布鞋、绸缎、红绿黄丝、布匹、核桃、栗子等物，

用牛马驮至新街、老官屯与之交易。至二月瘴发，即

各散回。”􀃊􀁉􀁓

乾隆三十九年正月，因战后清朝严格关禁，至永

昌、腾越税口所征税课出现缺额，云贵总督彰宝在奏

报相关情形时，追述了战前中缅贸易的繁盛情形：

“永昌府额设税口十处，其货物自省城、内地贩来者，

则由江桥税口入境，至永昌府城转散各夷方销售。

其货物自夷方外地来者，则由蒲缥、龙陵、亚练三处

入境，至永昌府城转运各内地分销。从前足额时，夷

方之货不过鱼、盐、芦子、象牙、棉花等物，惟棉花一

项为最多，亦迤西一带所取给。至内地之货，则系绫

绸、绵缎、黄丝、布匹及铜锅、贯砂等类，均为夷方所

必需。凡内地货物贩于外及外夷货物贩于内，皆经

由永昌府城分发转运。……又腾越州地处极边，内

止永昌一路，外即土境夷方。通内地者，有江口税关

一处；通外夷者，有曩宋、孟连、缅箐税口三处。此外

尚有界头、曲石及州城税口三处，并无商货，仅征牲

税。向来外夷之棉花、苏木、象牙、鱼、盐等得以贩运

进口，而内地之货物为夷方所需者亦得贩运出

口。……追溯未办军务以前，内地绸缎、丝线诸货固

为夷人稀罕而珍贵，其夷地所产之棉花、芦子、象牙、

鱼、盐等物，亦皆内地所取给，兼有宝石、碧霞犀、玉

石等类携带求售。不第省城货物皆云集于永昌，其

江楚之民肩挑驮载贩货者络绎不绝，实系专藉内外

互易。是以商贩多而百货集，税课得以充盈。”􀃊􀁉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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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中缅两国贸易状况，除上述档案文献记载

外，还有一些当时文人所著笔记也有所记载。如时

人刘崑《南中杂说》记载：“前明旧制，腾越三站之外

设立八关，以协、镇标兵分防其地。汉彝互市，则关

外有市场，防弁及巡司主之，其犯铜、铁之禁者必诛

无赦，是不欲以利器假彝人也。今八关废弛，尽付荆

榛。协、镇防弁饮酒食肉，高坐州城，漫不加察。而

中原亡命之徒出关互市者，岁不下千百人，人赍锣锅

数百，远赴蒲绀，是缅人不费斗粟，徒以瓦砾无用之

物，岁收铜斤数十万也。”􀃊􀁉􀁕虽为抨击当时边禁不严，

造成透漏，但清初中国商民入缅贸易之艰辛情形跃

然纸上。另外，康熙末年入抚幕的倪蜕在其所著《滇

云历年传》雍正九年条下，记有：“木邦欲叛缅内

附，……乃闭关索客，将汉人在彼为棉花商可者悉行

驱逐出关，且将棉花一项永禁不买汉地，并令嗣后勿

种棉花，以绝汉人交易窥视之端。于是云南布缕丝

絮之用窘矣”，又强调“故事虽不果，而亦必书之

也”􀃊􀁉􀁖，可知相关措施并未能真正实施。与之相似的

记载，还见于随同经略傅恒征缅的王昶所著《征缅纪

略》：“(缅甸)沿海富鱼、盐，缅人载之以上行，十余日

至老官屯、新街、蛮莫粥市，边内外诸夷皆赖之。而

江西为猛拱土司地，出琥珀；江东为猛密，有宝井，多

宝石；又波竜山者产盐。是以江西、湖广及云南大

理、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，且屯聚波竜以开银矿为

生，常不下千万人。”􀃊􀁉􀁗

总体而言，透过上述档案文献，可知此时期滇缅

边境一直开放，准许商民自由往来于两国间交易货

物，此时期滇缅贸易十分活跃。

二、关禁时期

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中缅战争期间，清朝封

锁边境，实施关禁，禁止通商。乾隆三十四年双方签

署“老官屯合约”，结束历时4年战争。但之后中缅双

方均对“合约”理解出现重大分歧，导致长期处于不

战不和的状态。乾隆五十三年，缅甸具表纳贡，双方

重建宗藩关系，贸易得以重开。此时期清朝档案对

关禁政策的制定以及不断强化和实施的效果均有较

详细的记载。

战时关禁政策。乾隆三十三年五月，署云贵总

督阿里衮等奏称：“自前年用兵以来，始行禁止商民

外出。去岁将军明瑞及臣鄂宁屡次申禁，近日臣阿

里衮复严示饬禁，加意防范，商民俱不敢私自偷越。

至边外土司地方，产货无多，其潜往缅境商贩者亦所

不免。上年新街、蛮莫尚有草房数间，后经焚毁，此

际已俱成废墟，并无市集。此外，戛鸠、花山，向年号

称集场者，近亦无人到彼。惟缅甸界外，地处荒裔，

或通海洋，或通西藏番类贸易，自必尚有市肆。”􀃊􀁉􀁘战

时状态下，中缅之间自由的陆路边境贸易遭到禁止，

但绵延数千余里的中缅边境，丛山峻岭，道路丛杂，

时有商民偷越私贩。为防范商民携货偷越，是年六

月，阿里衮等奏请“定奸民贩货出缅之罪”：“嗣后如

有奸民返货出口，一经拿获，即行正法。其隘口官

兵，审系得财卖放者，一并即行正法。如审不知情，

疏于防范者，照例治罪。其失察之文武官弁，查明

参革。如能拿获奸民贩货出口者，将货物全行赏

给。”乾隆帝批谕：“甚是!如所议行。”􀃊􀁉􀁙并强调“固当

严其偷越边境，以防露泄风声，并当禁其私带贼匪

需用之物出外贸易”􀃊􀁉􀁚。战时状态下严厉的关禁律

令，实施较严格。乾隆三十三年阿里衮、明德奏称：

“腾越州和顺乡民人，向因不禁出边，实多赴缅贸易，

致有身家饶裕者。此二三年来，因在缅贸易之人被其

截留，不能回家，而本地文武稽查亦严，实无敢出缅地

贸易者。”􀃊􀁉􀁛

战后的关禁政策。乾隆三十四年底，中缅双方

在战场上形成均势，缅方首先提出和谈请求，清朝积

极回应，双方议定三项条款，于十一月在缅甸老官屯

签署停战协议，史称“老官屯合约”，以议和方式结束

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。然而，双方对“老官屯合约”

内容有不同的理解，或者说对执行合约设置了前提

条件。缅方认为，双方既然已经停战撤兵，就应恢复

贸易，并将随同清军进入中国境内的木邦、蛮暮、猛

拱等土司遣回缅地；而清朝认为，缅甸须称臣纳贡，

并送还被其俘虏的清兵，贸易才能重开。乾隆三十

四年十一月，双方刚签署完“老官屯协议”，乾隆帝即

颁布上谕：“(缅王)懵驳如愿为臣仆，纳贡输诚，则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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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皆我版籍，贸易无妨相通。倘止求撤兵，未请纳

贡，通商断不可行!著传谕傅恒等，即将此旨明切晓

谕，再严禁内地商贩，不得出关交易。”􀃊􀁊􀁒态度十分明

确。十二月间，在接到经略傅恒有关“懵驳遣人到

军营赍送锦布等物，并见哈国兴，当即谕以表文规

制”的奏报后，乾隆帝以为缅甸很快会纳贡称臣，颁

发上谕：“前此懵驳恳求通商，曾经降旨，传谕傅恒

不允所请。今既奉表称臣，输诚纳贡，通商自属可

行。但此时且不必晓谕，俟其来京时再降谕旨。”􀃊􀁊􀁓

接着，又对通商后贸易管理作出指示：“与缅甸贸易

一事，前已有旨，如果该酋奉表称臣，诚心归顺，尚可

附从其请。但商民货贩出入，诸事亦当预定章程。

前此边务废弛，听民往来自便，致多流弊。今若准其

交易，自应酌定会集之时，并于新街等处指定地面，

至期选派文职同知、武职守备各一员，酌带兵役数十

名前往稽查弹压，事毕督令商民即回内地，毋许逗

留滋事。其非交易之时，各边隘仍严禁奸民偷越，

方为两得。”􀃊􀁊􀁔

然而，缅方迟迟不纳贡表，却一再要求通商贸

易，清朝便逐渐强化关禁措施。乾隆三十五年一月，

上谕：“缅匪降表一日不至，一日不可许其与内地通

商。此一节，乃中国制驭外夷扼要之道，把握自我而

操，最为长策。”􀃊􀁊􀁕至二月间，仍不见缅甸奉表纳贡，乾

隆帝要求进一步强化关禁：“缅酋既如此迁延，其情

伪殊不可信。彼所略有顾恋者，惟贸易一节，急欲求

通中国，而内地亦惟此一节，尚足以扼其肯綮。总

之，奉表一日不至，沿边货物一日不可令通。此时务

须设法严查，勿使奸劣商民丝毫透漏。若稍有疏懈，

仍归有名无实，则并此不足恃，更复无可把握，所系

非浅显也”。随后，彰宝拟定具体实施的四项措施：

一是设卡稽查。“查向来内地民人远赴缅甸贸易者，

惟腾越州及永昌附近之人，其土司、夷民贩货至缅甸

者甚少。此等莠民往来缅地，习为故常，若复逸出边

外，透漏内地消息，殊有关系，自应严行禁绝，以肃边

防。惟是沿边一带，虽有关隘之名，但绵亘千有余

里，处处丛山僻径，在在可通外域，恐难保一无偷

越。今思此等汉民，必由内地而至土司地方，再行出

口。惟有于内地综汇扼要之处再设总卡，严行稽查，

不许伊等前赴土司地方”；总卡设于曩宋关、缅箐、小

陇川、龙陵、姚关等处，每处派拨千、把总一员，兵三

百名，设立巡还签，往来稽查。二是对留寓土司地方

的汉民，“俱令各土司逐一清查开报，勒令即行回

籍”。三是将设卡稽查措施扩展至整个边境一线。

“顺宁府之耿马、孟连土司亦通缅地，并于篾巴桥等

处，查明总汇扼要之所，设立总卡，一例稽查”。四是

实行互保连坐。􀃊􀁊􀁖

清朝冀望通过禁止通商贸易，迫使缅甸称臣纳

贡，实现将其纳入宗藩体制的政治目的。因缅方迟

迟不愿奉表纳贡、贡象还人，关禁政策便一直延续，

关禁措施不断强化，实施区域由永昌、腾越一路扩展

至普洱、顺宁一线，并由陆路扩展至海路，从区域性

封锁上升为全面封锁，对中缅双方经济、社会都造成

了不同程度的损害。

对缅甸的影响。魏源《圣武记》称：“缅自连年抗

中国后，耗费不赀，又其土产木棉、象牙、苏木、翡翠、

碧霞及海口洋货、波竜厂铜，恃云南官商采买者皆闭

关罢市。缅加戍东北而力战东南，其用日绌。”􀃊􀁊􀁗雍籍

牙王朝连年征战，尤其是与清朝进行的4年战争，使

其国力消耗严重，而战后清朝施行的持续关禁，又使

其雪上加霜。缅方一直试图促使中方解除关禁，而

清朝坚持既定策略。乾隆三十八年，驻守蛮暮的缅

酋苗温致信清朝守将：“我们留住苏总爷，原是我们

的不是。只因我们的事商量未妥，还未办齐，所以还

没有送人回来。如今各处买卖不通，都是受困。求

赏差一明白人，赏一封明白字，我们知道了好办，连

苏总爷一起送出来。”􀃊􀁊􀁘乾隆三十九年二月，据拿获

偷入关内打探消息的缅人波一所供：“缅子地方只

出布匹，其余货物仰仗天朝出产。白天朝用兵后，

不准开关，一切货物都出不去了，就是洋里来的毡

货等物，只够王子、大头目使用。如绸缎、瓷器、针

纸等项，缅地久经缺了，各头目及众人等皆不便，所

以诚心要求天朝开关。”􀃊􀁊􀁙棉花是缅甸出口中国最大

宗的物品，因关禁无法出口，造成大量积压，制约了

缅甸国内棉花种植业的发展，影响到缅甸民众的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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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，加重了雍籍牙王朝的统治危机。乾隆四十三年

正月，李侍尧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称：“去冬臣往腾

越边外照料出防，得知关外新街、蛮莫等处捆载棉

花积如山阜。因臣饬令沿边防汛员弁加紧巡逻，势

难偷越进口。臣于旋省途中，访问内地棉花价格，

即必往年加昂，即为明验。”􀃊􀁊􀁚而黄丝、针线等缅甸亟

需之物，因无法从中国进口，也造成一些影响，甚至

缅王还曾下令从中国进口的丝绸“不得销售国外，恐

人民无衣也”􀃊􀁊􀁛。

对清朝的影响。清朝的关禁政策在给缅甸造成

困境的同时，也影响到自身。关禁造成滇缅主要贸

易通道上的永昌、腾越等府州商税大幅亏缺，乾隆

三十六年，永昌府止抽获税银 1004.3两，实缺额银

6389.6 两，腾越州止抽获税银 157.2 两，实缺额银

251.4两。乾隆三十七年，永昌府止抽获税银 1123.8
两，实缺额银6270.1两；腾越州止抽获税银174.5两，

实缺额银 231.1两。地方大吏分析了商税大幅缺额

的原因，“边关未禁之前，商贾云集，货物流通”，永昌

一府的商税，“全赖内外互相交易，每岁抽收课款，得

以敷额。……现因边务未竣，路通夷方之龙陵、亚练

二处关口严行封禁，内外不通，夷货绝迹。而省城一

路商贩，因货无去路，亦裹足不前，其间有来者，仅供

本地之用，不及通关时十之一二。……腾越之税课，

惟赖内外货物互相贸易，始能足额报解。今值关禁

维严，内外隔绝，不但远来货物不通，即近处土产亦

不能偷越出境，所有通达夷方之税口，实已无可抽

收”。􀃊􀁋􀁒关禁还对沿边民众的生计产生很大影响，关

禁之前，“腾民强壮者深入贸易而不忧，幼弱者挈家

就食而不恐。课税日益，赋贡日增，朝廷无南顾之

忧，而边鄙乐太平之化”􀃊􀁋􀁓。

持续而严厉的关禁，导致棉花价格上涨，对云南

尤其是沿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，云南官民纷纷

要求弛禁，开放贸易。乾隆四十三年六月，云南巡

抚裴宗锡以之前所定关禁章程原为杜绝走私，并不

禁内地商贾贸易，腾越等处因客货减少，货物价昂，

未便于边民，自应体察熟筹，以济民用，“黄丝一项

缅匪需此甚殷，尤应严密禁防，不许商民贩运前

往。余如绸缎、针纸以及布匹、杂货等物，民间缺一

不可”，奏请“设法疏通，俾资日用”，并拟定给照杜

私的管理、检查章程，认为如此“逐层稽查，关禁逾

觉森严，而客货流通，民用无虞缺乏，似于民计、边防

两有裨益”􀃊􀁋􀁔。但乾隆帝否决了裴宗锡的意见，要求

地方官“仍照上年奏定章程，于潞江、缅宁等处，将一

切违禁货物概行严禁，毋许稍有透漏”􀃊􀁋􀁕。迫于生计，

一些边民、商民和缅人铤而走险，携货偷越关隘，出

境贸易，被清朝防军拿获惩处的越关私贩案件屡见

于档案记载。

清朝不断强化升级的关禁阻绝了原有的主要贸

易通道，使中缅贸易大幅下降，对缅甸的社会经济产

生很大影响，但不宜据此对于关禁所产生的效果以

及对缅甸造成的影响过分夸大。乾隆三十九年三

月，据拿获偷入关内打探消息的缅人兴得夹所供：

“缅地米粮、棉布及鱼盐物件都有出产，又因通洋，也

常有洋货。自闭关后，惟绸缎、铁锅、铁针、瓷器等物

不到，缅地人虽不便，尚不缺日用吃穿的东西，亦不

至有受困着急之处。”􀃊􀁋􀁖另外，清朝实施的关禁虽严，

并不能使贸易完全禁绝。中缅两国两千公里的陆路

边境线上丛山峻岭，来往交通除三条主要道路之外，

尚有无数小路在在可通，“各隘口虽稽查綦严，而林

箐小路，实难处处禁绝”􀃊􀁋􀁗，地方官常常抱怨稽查难

周，私越贩卖实所不免。除陆路相连外，海路也可

通，由缅甸南部港口经马六甲海峡，便进入南洋，继

而到达中国东部沿海地区。再者，商贩还可以通过

与相连的南掌、安南进行中缅之间的走私贩货。乾

隆四十四年，“在猛嵩隘口抓获广西民人陈文清，广

东民人罗明声、王奉、王登明等五人，自南掌地方携

带象牙、犀角、鹿茸、獭皮、象尾、孔雀尾等货”，引起

李侍尧的注意，认为“南掌境连缅地，接壤交趾，内

地民人偷越出口，往往滋生事端”，而“临安、开化二

府所属土司均通外境，永昌、普洱既经设禁，盘查无

从偷漏，恐奸民渔利，愍不畏死，即由该处夹带走

私，绕出缅境，不可不防其渐”，奏请于临安、开化等

地“仿照潞江、缅宁等处章程，设立关口，专派员弁驻

扎巡查”􀃊􀁋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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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虽然清朝的关禁政策一直持续到乾隆五

十五年双方恢复宗藩关系，对中缅贸易造成较大影

响，但贸易往来并未完全禁绝。

三、重建宗藩关系及英属缅甸时期

乾隆四十七年，缅甸国内政治动荡，缅王赘角牙

被杀，雍籍牙季子孟云被拥立为新缅王。就在同一

年，清朝册封郑华(拉玛一世)为暹罗国王，使缅甸在

东南亚愈感孤立。为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，孟云较

重视改善同邻国的关系，发展经济。乾隆五十三年，

派遣使臣至北京，表达入贡求封的意愿。清朝随即

采取一系列缓和两国关系的措施，允许缅甸十年一

贡。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，两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

宗藩关系，清朝随即取消关禁，开关通市，中缅已中

断20余年的贸易得以恢复并快速发展。

乾隆五十五年三月，乾隆帝谕：“该国自禁止通

商以来，需用中国物件无从购觅，而该国所产棉花

等物亦不能进关销售。今既纳赆称藩，列于属国，

应准其照旧开关通市，以资远人生计。”􀃊􀁋􀁙云贵总督

富纲立即酌筹开关事宜：一是定于当年六月初一日

开关通市。二是设卡稽查。永昌、顺宁、普洱三府

均地接缅甸，往来相通。永昌经腾越至缅甸新街，

有两条通道，一为杉木笼出铁壁关，一为暮福出铜

壁关；顺宁经耿马土司地至缅甸木邦，中间仅隔一

江；普洱经思茅，过车里土司地便进入缅境。关禁

之前，由于永昌至腾越而达缅甸新街几乎是中缅贸

易的唯一通道，清朝仅在杉木笼、蛮福设卡征税，顺

宁、普洱未曾设卡。开关后，仍于杉木笼、蛮福设汛

驻兵，稽查征税；木邦出产棉花，内地商民多往贩

运，增设顺宁府城、南河口两处税口；车里土司边外

地皆荒僻，货物无多，仅有内地小贩挑负往来，不设

税口，仅于思茅南关和货物汇总的云南驿(今祥云

县)设置货物检查点。􀃊􀁋􀁚缅方则承诺：“凡有天朝民

人来缅贸易，务须好为照料，必得平宁进关，以尽藩

篱职守。”􀃊􀁋􀁛

中缅恢复贸易，滇缅之间古老的商道重新焕发

出活力，其贸易繁盛情形，成书于乾隆末年的《腾越

州志》有以下记载：“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，上则珠

宝，次则棉花。宝以璞来，绵以包载，骡驮马运，充路

塞道。今省会解玉坊甚多，砻沙之声昼夜不停歇，皆

自腾越至者。其绵包则下贵州，此其大者。”􀃊􀁌􀁒

不过，此时期中缅贸易的繁盛情况，未见有清朝

官方档案文献记载，反倒是当时的一些西方人，为配

合英国殖民缅甸的需要，对此记载较详，甚至交易物

品种类、规模都有详细的统计。

1795年(乾隆六十年)，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西姆

斯出使缅甸，记录了当时中缅贸易的情况：“缅甸首

都与中国云南之间存在广泛的贸易。从阿瓦输出的

主要商品是棉花。……棉花用大船沿伊洛瓦底江上

运至八莫，在普通市集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，……后

者走水路或陆路将棉花运至中国境内。除棉花外，

也输出琥珀、宝石、干果和东部群岛运来的食用燕窝

等。而缅甸商人则采购中国商人运来的生丝、天鹅

绒、金银、蜜饯、纸张和一些五金制品。”􀃊􀁌􀁓

美国学者莱伯曼曾对 1820年之前，即第一次英

缅战争前中缅贸易情况做出估计：在 1600-1820年

代，滇缅陆路贸易比缅中海上贸易更有活力。在

1820年代前，商人每年运回云南的棉花近 7000吨，

这一数字是 17世纪初的 6倍。中国商人还大量采

购缅甸特产和玉石，价值约为棉花总量的 1/3。而

中国则以本国手工业制品、食品及大量的生丝为

交换。在 1820年代初期，滇缅陆路贸易的年均进

出口值约为同期仰光进出口贸易总值的 67％-
107％。􀃊􀁌􀁔

曾出使缅甸的英国人克劳福德则记述了第一

次英缅战争(1824-1826年，清道光初年)后的滇缅贸

易情况：中国云南与缅甸帝国之间存在大量的贸

易，这种贸易主要由中国人掌控，具体由驻缅华商

和中国国内商人进行。贸易每年进行一次，中国商

队一般于 12月初到达阿瓦，货物不走水路，也不用

马车装运，而是用马骡驴驮运。这些表明，伊洛瓦

底江不适合航运，公路也很难走。主要的商品交易

在八莫(即蛮暮)进行，只有少数商人前往阿瓦。从

中国运人的商品包括铜、雌黄、水银、朱砂、铁锅、铜

钱、锡、明矾、银、金、瓷器、漆、地毯、大黄、茶、蜂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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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丝、丝绒及其他纺织品、麝香、干果、纸张、扇、伞、

鞋、衣服，以及一些鲜活动物。运往中国的商品包括

原棉、装饰用纺织品、食用燕窝、象牙、犀角、宝石，以

及一些英国毛织品。其中原棉是最大宗商品，每年运

出总量最少时 730万磅，最多时 2080.5 万磅，平均

1400万磅。􀃊􀁌􀁕

英国人亨利·尤尔则统计了第二次英缅战争

(1852年，清咸丰二年)后的 1854年中缅陆路贸易数

额：缅甸运往中国的棉花为 400万维司，每 100维司

售价 50铢，总价值 200万铢，即 22.5万英镑，加上其

他出口商品价值约1万镑，出口总值为23.5万镑。缅

甸从中国进口的丝超过 4万捆，每捆均价 166铢，即

30卢比，总价值 12万英镑，加上其他进口商品价值

约6.75万镑，进口总值18.75万镑。总计1854年中缅

陆路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2.25万英镑。􀃊􀁌􀁖

英国殖民者通过第二次英缅战争占领下缅甸

后，在寻求开辟由上缅甸至云南的陆路贸易通道、进

一步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，着力开拓中缅海路贸易，

海路贸易规模逐渐超过陆路贸易。据《腾越乡土志》

所载：“乾嘉间，海禁未开，凡闽粤客商贩运珠宝、玉

石、琥珀、象牙、燕窝、犀角、鹿茸、麝香、熊胆一切缅

货，皆由陆路而行，必经过腾境，其时商务尚称繁

盛。自海舰流通，两广、福建商旅均由新嘉坡、槟榔

屿行经漾贡直达缅甸，腾之商情锐减。此商务之一

大变也。”􀃊􀁌􀁗类似的记载还见于《缅藩新纪》：“从前海

船未通，与云南人互市，出入配带货物，以骡马驮

之。自英人经营仰光，轮船如织，云南一隅通商渐少

矣。”􀃊􀁌􀁘光绪初年，黄懋材受四川总督丁宝桢委派，实

地考察云南、西藏和印度，写成《西 日记》，也记述

此时期中缅贸易的变化：“(缅甸)土产棉花最多，每岁

贩入云南者数十万驼(驮)，其运海口者尤数倍于此。

至于玉石珠宝，则产于孟拱、孟养一带野人山内，而

萃集于阿瓦都城。然缅地无良工，汉商购取濮石，择

其质之美者至粤中，雕琢成器。”而如今则“美玉之至

滇南者寥寥无几矣”。􀃊􀁌􀁙

1885年(光绪十一年)第三次英缅战争后，缅甸彻

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，清朝与雍籍牙王朝的宗藩关

系解体，双方的关系转变为清朝与英属缅甸之间的

关系，英国加紧扩大英属缅甸与清的贸易，云南蒙

自、思茅、腾越相继开埠，滇缅之间陆路贸易商道成

为英国殖民者向中国西南地区倾销商品的孔道。时

人评论道：“自英踞缅甸，影响所及，我素执缅甸贸易

牛耳之商业家，受一绝大打击，竟萎缩蜷伏，退居于

劣败淘汰之数。近十余年内，如和顺、绮罗、大董、东

练在缅腾关间之商号，倒闭者不下三四十家，即殷鉴

也。兹又继以开关辟埠，任人入我内地以自由竞争，

其商力之逆袭横来，虽一日千里，犹不足以喻其速

度。凡我市面销场，人民日用，几几乎无一非洋货所

充斥矣。”􀃊􀁌􀁚

四、结语

清朝有关中缅贸易的官方档案，贸易活跃时期

数量相对较少，而关禁时期则较多。这些档案文献

揭示有清一代滇缅之间存在广泛的贸易，并呈现明

显的阶段性特征：政治联系中断时期，边境贸易一直

开放，准许商民自由往来，“商贾云集，货物流通”当

是此时期滇缅贸易的真实写照；关禁时期，清朝的贸

易封锁政策对中缅双方经济、社会都造成了不同程

度的损害，但其间的贸易并未因此完全禁绝，携货走

私、海路贸易仍一直存在；宗藩关系时期，滇缅陆路

贸易得以恢复并快速发展，但随着英国对缅甸殖民

进程的发展，滇缅陆路贸易仍然十分活跃，而海路贸

易逐渐成为中缅贸易的主要方式；英国吞并缅甸后，

滇缅之间的陆路贸易得到更为迅速的发展，但性质

已发生改变。

此外，有清一代滇缅之间的贸易还具有以下特

点：第一，清代中缅之间的贸易主要是滇缅之间的陆

路贸易，古老的“蜀身毒道”成为“陆上南向高山之

路”最主要的贸易通道。“开埠以前，云南与邻近各国

的民间贸易以滇缅贸易为主，滇越、滇老贸易的规模

都不及滇缅贸易”􀃊􀁌􀁛。清代云南通往缅甸主要有三条

道路，其中由永昌经腾越到达缅甸新街的道路，即汉

代就已形成的“蜀身毒道”的主要路段，是滇缅之间

最主要的贸易通道。缅甸的新街、蛮暮、老关屯为中

缅贸易的集场，而新街是其中最大、最主要的，缅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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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设有税口；永昌、腾越则是最重要的商品集散

地，与缅甸交易的进出口货物均在此二地转运分

销。清朝在清初于此二处设置税口，乾隆末年增设

顺宁、耿马税口，普洱、思茅、车里一线则一直未设税

口。第二，清代滇缅贸易商品种类丰富。缅甸出口

中国的货物，以棉花为最大宗商品，此外还有海盐、

玉石及其他土特产品；中国出口缅甸的货物，以四

川所产黄丝为最大宗商品，此外还有针线、纸张、瓷

器、锣锅及其他物品。这种状况在整个清朝一直未

有大的改变。从这一意义而言，清代滇缅贸易或可称

为“绵丝贸易”。第三，近代以前，滇缅之间的贸易一

直为互通有无的季节性边境互市贸易，并不存在“朝

贡贸易”。清代的滇缅贸易不是两国政府主导下的

产物，而是商贩将两国与民生相关的土特产品贩运

至邻近边境的缅甸新街等地进行交易，为互通有无

的民间贸易，政府仅设税口征税。受瘴疠的影响，

交易时间仅限于每年九月霜降之后至次年三月立

春之前。近代以后，随着商帮、马帮的大量涌现，商

业贸易逐渐取代边境互市贸易成为滇缅贸易的主要

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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